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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面功效的论述。村冈的如上见解是承袭了近代
日本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东京音乐学校第一任校长
伊泽修二对于音乐教育的定位。
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文部省设置了日本近代

第一所国立音乐教育研究机构———音乐调研所，由
伊泽修二任负责人。伊泽修二从德育和体育两个方
面归纳了音乐在教育上的功效，更把“陶冶品德”作
为音乐教育的核心⑤。这种把德育作为音乐教育的目
的，视音乐为德育手段的方针，一直是明治时期日本

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
李叔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删节，也充分体

现出他对音乐德育功能的重视。李叔同的译文是从
“世界上云云”开始的，而村冈范为驰的原文中在此
之前，还刊载有下文：“在音乐等诸多科目中，既有读
书算术等直接有益于人生的课程，亦有诸如音乐等

课程，培养人们美的情操，陶冶人的性情，以此间接

地施益于人生。所有这些课程均为培养完满人格的
手段，在学校教育中缺一不可。”村冈在此指出音乐
教育是美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中必要

的组成部分，但李叔同却在译文中省略了有关音乐

的美育机能的论述。这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如实
地反映了李叔同的音乐教育理念以及当时留日学生

的音乐言论的倾向。
清末的留日风潮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而当时

日本正处于明治三十年代，由于受赫尔巴特教育思

潮的影响，有很多音乐、教育界人士著文论述音乐的
美育功能⑥。与之相比，留日学生虽然对日本的音乐
理论进行了积极的、多方面的摄取，但是对于音乐教
育的目的以及作用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明治初期把

德育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的理论阶段，而甚少

把美育与音乐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李叔同之所以重视音乐，主要是着眼

于音乐对于塑造近代国家的国民精神而起的积极作

用。这种视国民道德品质的培养为音乐教育的主要
目的的论调，是当时留日学生的音乐言论的主流。由
于当时救亡图存对清末的知识分子而言是最为重

要、迫切的课题，所以对音乐的美育功能的忽视可以
说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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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有一册装裱完好的

《辛亥庚戌剧目》，这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皮黄艺人、
号称“伶界大王”的谭鑫培在宣统年间演出戏单的汇
集。戏单本为一纸活页，颇不易保存，当日的收藏者
是有心人，不但加以辑集装裱，更遍请顾曲名家题诗

撰跋，显得尤为珍贵。此书原属国家图书馆的普通古
籍，后被有识者慧眼发现，升格为“新善本”。据笔者
所知，至今在各种戏曲文献、书目中从无提及此书
者。鉴于它的文献史料价值，特撰文表而出之，希望
它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作用而不致湮没无闻。
《辛亥庚戌剧目》收集了三十二张谭鑫培在清末
演出的戏单，精心装裱在一册大开本的册页上。这些

戏单的尺寸一般约是22.5cm×19cm，暗红色石印，有
少数几张可能为木刻。戏单实即今日之演出节目单，
往往记载演出的时间、戏园子、地点、戏班、剧目、演
员、价目等信息。晚清的戏园子一般只几百个座位，
而戏单印制的数量更少。不夸张地说，每一张戏单都
是绝版，因为不可能完全重复。戏单价极廉，而买戏
单者往往在浏览后随手丢弃，既不会保留，更谈不上

系统收藏。尤其像谭鑫培这样的名伶，他们的演出在
当日就已经非常名贵，其戏单能够保存至今，真可谓

稀如星凤。关于戏单的学术价值，《辛亥庚戌剧目》里
齐如山的跋文表述得最为精辟：“二十余年以来，余
所收藏之戏单约三千余件，见者多非笑之，以其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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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而已。其实欲考当时戏剧流行之变迁、戏单印刷
之改进、戏班脚色之情形、戏院营业之状况种种迹象
者，舍此莫由，是岂可徒以玩物视之耶？此册尽系鑫

培同庆班之戏目，尤可宝贵，真所谓吉光片羽，足当

七尺珊瑚矣。”看来戏单确乎不可小觑，它是研究演
出史、剧场史、艺人和梨园文化的重要资料。这册《辛
亥庚戌剧目》真称得上是宝贵文献。
下面，首先迻录这批戏单的演出时间、地点和谭

鑫培本人的戏码。限于篇幅，戏单上的其他剧目、艺
人暂付阙如。有些戏名如《竹簾寨》是旧时戏班通俗
写法，与今之写法有异，照录不改。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庆升茶园（新丰市场新

街口南）庆寿和班（有“每日准演，说白清唱字样”）
谭鑫培、陈德霖、谢宝云《硃砂痣·代（带）卖

子》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刘春喜、麻木子《失街亭》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麻木子、罗寿山、韩乐卿《奇冤报·
代（带）堆鬼》
宣统二年十月四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金秀山、汪金林《捉放》
宣统二年十月五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陈德霖《武家坡》
宣统二年十月六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金秀山、汪金林《托兆碰碑》
宣统二年十月七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金秀山、陈得林、韩乐卿、冯惠林、
刘静轩《战太平》
宣统二年十月十七日广德楼（前门外大栅栏西

头路北）“义务戏各班”
谭鑫培、汪金林、麻穆子、谢宝云《法场换

子》
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广德楼

谭鑫培、陈德霖、谢宝云、沈三元、谭小培、
程卿芬、高小宝《四郎探母·代（带）回令》
庚戌冬月廿七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沈全奎、谢宝云、金秀山、麻穆子
《洪洋洞》
庚戌冬月廿八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金秀山《骂曹》
（无日期）庆升茶园“同庆班”
谭鑫培、金秀山《战长沙》

宣统二年腊月初七广德楼“义务戏各班”
谭鑫培、慈瑞泉、韩乐卿、萧长华《打棍出

箱》
宣统二年腊月初九广德楼

谭鑫培、陈德霖《桑园寄子》
宣统二年腊月初十广德楼

谭鑫培、刘寿峯《托兆碰碑》
庚戌年十二月十七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刘春喜、麻穆子《定军山·代（带）斩
渊》
庚戌年十二月十八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杨小楼、黄润甫、董凤岩、钱金福、
李顺亭《阳平关·代（带）五截山》
庚戌年十二月十九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杨小楼、董凤岩、钱金福、张淇林、
李顺亭、谢宝云《八大锤（断背）》
庚戌年十二月廿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杨小楼、黄润甫、许德义、汪金林、
黄小山、全武行《火烧连营》
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福寿堂

谭鑫培、冯惠林、罗福山、萧长华《状元谱》
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福寿堂

谭鑫培、萧长华、慈瑞全《打棍出箱》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庆升茶园“吉祥新戏，每

日准演”
谭鑫培、慈瑞全《卖马》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德君（珺）如《举鼎观画》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姚佩秋、冯惠林、慈瑞全《竹（珠）簾
寨》
宣统三年六月八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杨小楼、张淇林、李顺德、许德义、
钱金福、傅小山、朱文英、冯惠林、黄小山、汪金林《战
虢亭、火烧连营寨》
宣统三年六月十七日同乐园

谭鑫培、冯惠林、萧长华《状元谱》
宣统三年六月十八日同乐园

谭鑫培、刘寿峯、萧长华《奇冤报·代（带）堆
鬼》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八日广德楼“义务夜戏”
谭鑫培、李顺亭、刘寿峯、黄润甫《洪洋洞·

代（带）盗骨》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九日广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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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鑫培、律喜云《桑园寄子》
宣统三年七月初三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清官册》
宣统三年七月初四日庆升茶园

谭鑫培、穆春山《鱼肠剑·刺僚》
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三庆园

谭鑫培《黄金台·盘关》

谭鑫培1847年生人，宣统年间，已是花甲之外的
老翁。不过他越老越红，庚子之后迎来了演剧生涯的
黄金时代，以至于狄楚青《庚子即事》诗有“家国兴亡
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的感叹。这些戏单，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宣统时期京剧的状况，非常有研究价值。
从戏单看，宣统年间谭鑫培仍不时演出，而且可以上

演非常吃功夫的重头戏，如《战太平》、《四郎探母》、
《打棍出箱》、《火烧连营》等，真是老当益壮。和他配
演的艺人，也多是斫轮老手、一时上选。据记载，谭鑫
培能戏三百余出，到了晚年，他主要演出经过长期艺

术锤炼、最能代表谭派艺术特色的拿手剧目。
有的戏单上还印出了演出的戏班名称，如庆寿

和班、义务戏各班、同庆班等，这对考订彼时戏班的
人员、剧目等都有一定意义。晚清戏班林立，乃是戏
曲繁荣的重要表现。考齐如山辑录之《梨园各班花名
册》（一名《剧社题名录》），谭鑫培在光绪、宣统年间
曾做过春台班领班人（光绪九年）、三庆班主要老生
演员（光绪九年）、同春班承班人（光绪十三年）、三庆
班承班人（光绪十八年）、喜庆班主要老生演员（光绪
二十二年）、三庆班主要老生演员（光绪二十二年）
等，光绪十七年八月又被新补为精忠庙庙首（即京城

梨园行会之头目）。按：承班人即戏班的班主、财东，
而领班人为戏班的经理。可知谭鑫培一身兼数职，既
做过戏班的班主、经理，又是戏班里的头等好角，还以
其崇高的名望担任梨园行会之首领。戏班的成立、解
散，艺人的搭班、辞班，都需履行一定的程序，并非一
成不变。谭鑫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不再做戏班的
老板、经理了。晚年的他主要是临时搭一些戏班不固
定演出。“义务戏各班”是京剧界术语，指的是出于赈
济灾荒、救济贫苦、募捐筹款等各种公益慈善目的，而
聚集各个戏班的知名艺人，联合举办盛大会串，艺人

尽义务而不取报酬的演出。谭鑫培既是晚清京城的
梨园领袖，当然会积极参加这种急公好务的义务戏。
戏单上部中央最显著的地方一般都印着演出场

所的名称。谭鑫培这批戏单涉及的戏园子有庆升茶
园、广德楼、福寿堂、同乐园、三庆园等，其中以庆升

茶园次数为多。除福寿堂是饭馆而兼演戏外，其余都
是商业性的茶园戏楼。广德楼、同乐园、三庆园的历
史悠久，据道光七年《重修喜神殿碑序》，这三个戏园
子最晚在嘉庆年间就有了，都集中在前门一带。广德
楼在大栅栏西头路北，同乐园在大栅栏内门框胡同

路西，而三庆园在大栅栏内中间路南。庆升茶园晚
出，且较远，在西城新街口南的新丰市场。世事沧桑，
这些戏园子今日都已不复存在。福寿堂坐落在东城
王府井北的金鱼胡同西口路北，靠近东安市场，福寿

堂有东西共计八个庭院，戏台设在西院的第三进院

落，清末民初，这里常作团拜、寿诞堂会演出之所。
这册戏单涉及的一个有意味的问题是“说白清

唱”，很多都标有这样的字眼。此系何意，今人已不甚
了了。其实这反映的是帝制时代戏班演戏受封建统
治者“国丧”影响的情况。周明泰《京戏近百年琐记》
“一八七五年”条云：“本年为穆宗国服，照例禁止彩
唱。先时说白清唱，后渐穿行头，场面中除去大锣以
铙钹代之。”表面看起来不算什么，实则对艺人的影
响太大了。毕竟大部分艺人都处在社会底层，长时间
不能演戏让他们失去了谋生的手段，陷入困顿的境

地，甚至有沦为饿殍的危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
绪八年11月7日条云：“自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
皆待慧仙举火。”孝贞是咸丰帝孝贞显皇后（慈安），
而慧仙乃是梅兰芳的祖父、“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梅
巧玲。巧玲久任四喜班班主，最能急人之困，“国丧”
极大影响了戏班艺人的生计，为了度过难关，梅巧玲

不惜借贷，乃至卖掉自己的房产。对于“说白清唱”，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曾经涉及，梨园耆宿萧
长华说：“遇到‘国丧’，一百天之内，不准动响器。一
百天以后，才可以便衣上台。名为‘说白清唱’，不许
穿行头。”宣统年间的“国丧”是双重的，光绪帝和西
太后相继驾崩。后来相声大师侯戾林的代表段子《改
行》即以此为题材，而极尽戏谑讥讽之能事。
这样一册富有文献史料价值的戏单，究竟是何

人收藏装裱，不妨结合戏单前后的墨笔题跋略作考

证。《辛亥庚戌剧目》的前后有十余人的墨笔题跋，其
中较著名者为红豆馆主袁寒云、齐如山等人的题词、
题诗和跋文。这些墨笔题跋并非一时所为，有的录有
题字年代，有的则无。
署名昙庵题诗云：“此是京尘第一编，杨（小楼）

陈（德霖）金（秀山）谢（宝云）匹能全。调高南望知无
和，几度淞波叹绝弦。”（鸣晦先生属）署名瞿龛题诗
云：“回首唐宫全盛日，开元供奉几伶官。沧桑劫后龟
年老，片楮还当信史看。”（晦庐主人属题。甲寅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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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休休、博道人的题诗较长，不具引。
鸣晦和晦庐主人当系同一人，上述诗作皆作者

应其请求而撰。有一页还有“癸丑年孟冬十月研戡沉
几观”、“甲寅春仲佛鹤汀、沈力常、陈砚衡同观于红
豆词馆，元博生书”的题字。看来鸣晦先生不但自己
珍爱之，更遍邀友好观看，倩人题咏，颇为郑重其事，

情况竟如同观赏古人字画般的庄重虔敬。可惜这些
题诗者都用字号室名，姓名颇难稽考。惟陈砚衡，系
名重一时的谭派研究专家，今多作“彦衡”；而红豆词
馆则可能是皇室贵胄、京昆名票溥侗（字厚斋，号西
园，人称红豆馆主）的书斋。
戏册的两篇跋文作者分别为齐如山和芸隐斋

主，齐跋前文已引，是芷泉先生属题。芸隐斋主跋文
云：“昔金桧门先生有观剧诗，刘文清公书观剧册，游
戏笔墨，传为佳话。当乾嘉时代，寰宇无事，上下熙
熙。士大夫趋公之暇，往往藉丝竹陶情，东山遣兴，未
有以某种戏报什袭藏之者。是册为昆曲名家钟鸣晦
所收集，又得一时名流题咏，虽歌台绪余，于文化无

关，然即事感时，亦可想见清季声伎之盛。乙亥春得
自肆贾，当与长垣本华山碑并珍也。”
芸隐斋主、芷泉先生皆难详考，不知是否为同一

人。据芸隐斋主跋文，则“是册为昆曲名家钟鸣晦所
收集”，细绎文意，芸隐斋主似乎是后来得到了鸣晦
先生收藏的这个册子。行文至此，好像这册戏单收藏
装裱者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然而果真是“昆曲名
家”钟鸣晦所辑集吗？覆按文献，我们会疑问，清末民
初，根本就找不出一个叫钟鸣晦的昆曲名家。但是，
就鸣晦先生能广邀名流题跋这一点而言，他应是有

一定知名度的文人，绝非无藉藉名的普通人。笔者冥

思苦想，鸣晦和晦庐主人会不会是《清代燕都梨园史
料》里《闻歌述忆》的作者“鸣晦庐主人”？《清代燕都
梨园史料》是民国时张次溪蒐集整理的清代戏曲研
究资料的汇编，而《闻歌述忆》为其中一种。极为凑巧
的是，《闻歌述忆》专门记载作者痴迷谭鑫培、观看谭
剧的经历。带着疑问翻阅原书，终于找到铁板证据：
“嗣后英秀每在西四牌楼新丰市场庆升园演剧，首日
演《硃砂痣》，与德霖配。每月演四日，或八日，皆择其
拿手好戏，或嫓丽得宜者。”鸣晦庐主人正是当日庆
升园观剧的座上客。后文又云：“有余闲，遂将所收英
秀戏单，装池成册……”他又遍请文人墨客为戏册题
诗，多至数十人。细细研读《闻歌述忆》里的诗词，终
于找到一首瞿龛的题诗和上文所引全同。鸣晦庐主
人自云“数年冒寒犯暑，万辛千苦，好容易得此六十
余剧”，可知当日装订的戏册不止一本，而题诗撰跋
者更多，然则我们今天看到的《辛亥庚戌剧目》已不
是全帙。通过上文的考证，不难推断戏单的收藏装裱
者就是撰写《闻歌述忆》的鸣晦庐主人。其人之真实
姓名为王立录，民国九年出版之《最近官坤履历录》
里有他的简历。王氏做过大总统秘书，是清末民初的
著名藏书家，尤精版画之收藏研究。
《辛亥庚戌剧目》流传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它之所以珍贵，在于系统记录了一代名伶谭鑫培在

宣统年间演出的实录，同时还为研究旧时戏园生活、
艺人流派发展和剧目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娱乐状况等

提供了重要史料，堪称戏曲的活页历史。
（拙文承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审阅，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开宗明义：“悲剧是对一
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
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
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

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

泄。”他继而强调：“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
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
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

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悲剧是对行动
的摹仿，它之摹仿行动中的人物，是出于摹仿行动的

需要。”①一般看法是，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断奠定了
西方剧诗说的传统———即视戏剧为文学的一个分
支。然而事实上，剧诗说即使为亚氏的本意的话，也
只处于《诗学》的显性层面。如果深入到亚里士多德
的论证过程将会发现，《诗学》的隐形层面触及后来
被莱辛所澄清的诗与画、或时间艺术（叙事艺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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